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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話說金花娘娘說道：「吾神難以保安康。」張祿又說道：「實無力量上供，我的菩薩。」神人又開言說道：「若要是，好了上

供不上供，再告艱難命要傷。再把大錢拿一弔，吾神替你免災殃。」　　張祿又說道：「娘娘，這一弔錢還是當了來的呢！多要一

個，實在的也沒有咧。等好了，再上供罷。」神人又說話咧：「忙時就來抱佛腿，閒時再不肯燒香。既然你說無錢鈔，吾神何必戀

壇場？」一邊說話鼓亂響，再聽我幾句好文章。張祿罷前後話，暗詈道：「老虎日的特會裝猾！」

　　張祿兒與金寡婦左說右對，窮磨了半日。道婆嗎，估量著擠不出油來，腹中暗自說：「何不在他們家說些個喪話，一解我胸中

之恨，大家好散！」金寡婦想罷，主意已定，說：「聽吾神念一套勸善歌兒罷。」復又打起神鼓，只聽他口中念道金寡婦，口中只

把歌兒念，太平鼓打響連聲。念的是：「一請東方甲乙木，二請南方火丙丁，三請中央戊己土，四請庚辛秉虛誠，五請北方壬癸

水，六請家堂眾祖宗。燒上高香把燈點，你們都，細聽吾神講分明。人吃了，五穀雜糧要生病，我的言詞要你們聽：遇見了，打架

拌嘴加言語，新鍋底子補窟窿。天上下雨滿地水，瞎子原來無眼睛。

　　父母要是生災病，不用吃藥花費銅，只須斷他七八天飯，管保叫他活不成。地下有水多泥泞，滑倒就栽倒栽蔥。人家柴草點上

火，包管大亮似明燈。許下長齋吃到老，天天晚上動葷腥。十冬臘月喝涼水，臨死埋在灶火坑。見人家孩子井邊立，推將下去一溜

風。人家力大你就跑，多多吃酒要行兇。這些陰功全要有，時時刻刻要遵行。若是依從吾神教，年年養個愣頭青。無有供奉休問

病，神佛無力也難應。吩咐住鼓吹燈滅，留神就要轉天庭。」金寡婦，說罷坐在金交椅，從外邊，來了青衣人數名。手拿索子齊說

話，把一個，孽老道的快快行。嘩啷啷，鐵索套在脖子上，嚇得那，道婆子個個把魂驚。細看都是公門客，不由得，頂梁骨上走魂

靈。承差說：「不用發呆跟著走，府台爺，前廳立等問口供。」

　　承差們一句話，把眾道婆提醒了，一個個這才明白，說道是：「不好例，原來是官府衙門中差人！」不由得半晌開言。

　　眾青衣齊聲斷喝說：「孽老道的們，別望你眾位太爺們裝腔咧！

　　總讓你們裝神弄鬼，也是自不中用，乖乖地跟著我們走罷！」

　　金寡婦說：「眾位，哪個衙門差來的？」承差說：「你們還發昏呢！這是江寧府劉大人衙門！」眾三班捕快說罷，將眾道婆和

金花聖母，一齊拉到堂前，暫且不提。

　　且說劉大人假裝有病，坐在牀上，看見張祿領進金花娘娘。

　　劉大人一聲也不言語，用目一觀，心中且已明白，吩咐張祿將她引進書房。金寡婦看見劉大人坐在牀上，只當是個病人，所以

裝腔作勢，惡想發幾兩銀子的財，騙些口吃，那知道分文無有。做夢也不知是劉大人衙門！為什麼她們都不知道？這是什麼緣故

呢？皆因她們是邪門，是邪的，那裡能夠明白？

　　再說劉大人，打發道婆子們在書房中打著神鼓下神。劉大人暗詈：「妖婦刁民敗壞風俗，令人可惱！」說著起身下牀，悄悄地

來到書房門外，偷眼往書房看了一遍，一個個裝腔作勢，又聽得那下神的金花娘娘，打著神鼓同聲亂響，還帶著嘴裡亂胡說。劉大

人觀看這個光景，又是笑又是惱，連忙到當堂歸公位坐下，兩旁邊衙役早已伺候。劉大人打發承差，到書房將他們鎖上帶至大堂，

一面令人到翠花巷金寡婦的家中，把那些神胎聖像，盡行搬運，交付各處廟宇供奉，這也不必細表。

　　且說眾道婆子，來至大堂，眾青衣一齊喊堂，嚇得一個個渾身打戰，朝上跪倒。劉大人座上開言講話。

　　清官座上衝衝怒，往下開言把話云：說「你們這伙誰為領神？哪一個，身為聖母降神壇？」金寡婦開言把「老爺」叫：「小婦

人，不過救人災難結善緣，求神立願，燒香火，保佑家口人人安。供神像，無非使人瞧見敬，望空的，唯恐眾人心不虔。小婦人，

又是寡婦多潔淨，因此上，金爐不敢斷香煙。總有些，男婦上供來還願，不過是，隨心祭祖在神前。『金花聖母』是佛號，卻與小

婦不相干。

　　老爺裁奪情和理，這都是，實在情由不敢瞞。」劉大人，聞聽不住微冷笑，說道「妖婦嘴巧太無端！燒香還願我不表，求災求

病理當然。你家並非庵與寺，供了些泥胎主何緣？寡居婦女不算老，亂哄哄，男女不分理太偏。更不該，裝神弄鬼將人哄，結黨立

教號『白蓮』。下神打鼓裝嘴臉，實在的下作特不堪！哄的那，劣民圍繞如蜂蟻，分明是，傷風敗化弄謠言！」劉大人說罷無名

動，惡狠狠，連拍驚堂把眼瞪圓。

　　劉大人在座上越說越惱，無名火起，把驚堂一拍，吩咐：「人來！把這妖婦拉將下去，先打他二十板子！」青衣齊聲答應，一

擁上來，四五個人，把金寡婦拉將下去。用掌扇把官府擋住，這才按倒金寡婦，將她的綠布褲子拉下來，露出那漆黑的屁蛋子。青

衣舉起毛竹板子，打了二十下子，只打得「爹」

　　一聲，「娘」一聲，浪叫不止，還鬧了個尿屎直冒。大堂上這股子味道，再沒有那麼難聞咧！

　　眾位明公細聽緣故：外官打婦女，要是打良人家的婦女，倒要褪去褲子打；要是打婊子，倒是穿著褲子打。總要用扇擋住官府

的臉，不叫看見。打完之時，那一根毛竹板可不要咧，又換新的。這是外省的規矩。此理明言，書歸正傳。

　　把金寡婦打完放起，又把那個道婆子按倒，並無偏理，每人二十大扳。劉大人這才吩咐：「將這一起妖人掐監！」下邊答應，

登時把他們送入監中。劉大人一面做文書詳報撫院，一面寫了告示，禁止邪教。眾位細聽，這禁止邪教告示上寫著：「江寧府正堂

加一級紀錄五次劉為曉諭事。照得金陵一郡，物阜民安，白叟黃童，盡知禮義，真稱魚米之鄉，詩禮之地。今有無知妖婦，陡起教

名，稱『金花聖母』，裝神弄鬼，惑亂人心，致使街巷不寧。若不禁止；早除伏惡，恐其貽害小民非淺。

　　為此，通行曉諭民人等知悉：各安生理，特示。」後有年月日時，實貼街前。

　　劉大人判斷已畢，這才吩咐把攔轎喊冤那二人帶上來，這才下邊答應。登時，將賣瓦盆的李五和賣乾草的趙義帶至當堂跪下。

劉大人復又問了一遍，二人的言詞照前。清官爺聞聽，不由心下為難。

　　這清官，聞聽他二人的話，不由心中倒為難：欲待叫趙義賠李五，怎奈他倆受貧寒。況且是，一擔乾草錢三百，養活他的母老

年。要叫他賠了李五去，趙義無本怎生吃穿？

　　有心不叫賠李五，賣盆說的更可憐。這件事情倒費手，叫本府，怎樣判斷並堂前？我有心拿出錢兩弔，又怕是，無知愚民作笑

談。劉大人為難時多會，忽然一計上眉尖。說道是：「必須如此這般樣，管叫他二人都喜歡。」清官爺想罷不怠慢，滿面春風把話

言。說道是：「你二人不必來分理，聽我公斷開不偏。」叫趙義：「燒鍋裡去快打酒，四兩一壺要老乾。回來與李五賠個禮，彼此

相和兩下安。」

　　趙義聞聽不怠慢，慌忙站起把身翻。下了月台往外走，出了衙門舉目觀：有一座燒鍋在路北，酒幌高挑半空懸。趙義瞧罷不怠

慢，登時之間到跟前。到櫃上，打了四兩乾燒酒，他逕奔衙門跑又竄。依舊又把衙門進，至大堂跪在地平川。說「大人在上酒來

到」，清官座上便開言：說「趙義你打了多少酒？本府給你好會錢。」趙義聞聽說「四兩，大人台前不敢瞞。」劉大人聞聽又講

話：說「趙義留神你聽言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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